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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胜利

消 失 的 沙 果
20多年前，每年入伏后正是老家沙果大量

成熟的季节，商州黑龙口集公路两边摆满了用
圆竹笼装满的沙果。这些卖沙果小贩的大多
数来自黄鱼沟，他们凌晨三四点出发挑着扁
担，赶天明到鹿角沟岭，在岭上稍歇片刻，再一
鼓作气到黑龙口，然后等当地每天往返西安的
小贩，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就可成交。

沙果，蔷薇科苹果属的小乔木，果实为扁
圆形，黄或红色。果肉疏松，味甜酸而芳香不
耐贮，稍贮后肉质即沙化，故名沙果。

每逢黑龙口有集，我们把沙果头一天从树
上摘下，傍晚担到王沟口外放在邻居家，因第
二天天不明要赶路，山路又窄又陡不好下山，
更怕耽误时间。

黑龙口集的沙果百分之六十都来自黄鱼
沟顶，当时叫上鱼村，有七个小组，除安沟口和
黄家院人们居住在沟道，地势较平坦外，其余
都居住在半山腰上。上鱼村质量最好的沙果
要算王沟的，也是第六组村民，共20多户，每年
出产沙果大约有一二万斤。王沟的沙果长在
半山腰的最高处，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黄土

层较厚，才使这里的沙果个大，色泽鲜艳，水分
甜，口感好。所以担到黑龙口最受小贩喜欢，
他们拿到西安更是抢手。

沙果的行情特别好时，村民担沙果还没上
鹿角沟岭，小贩们就撵到半沟里，这些小贩都
是黑龙口街道的人，时间长了互相都成熟人
了，只要是王沟沙果，都是他们的首选。每当
沙果行情好时候，村民都牛气很，卖给哪个小
贩，还要看这人平时人缘咋样呢，不想卖的小
贩，不管嘴再甜怎样献殷勤，都不给他们。

村民的沙果卖了后，首先要下馆子，然后
再去买些日用品挑着就回家了。黑龙口街道
西头公路边，邵来娃开的“大众饭馆”是首选，
老远就能看到饭馆门口，玻璃贮柜里用木炭
火烘烤的，有脸盆口一样大几个烙好的圆锅
盔，炉子上的锅里冒出的香气扑鼻而来。老
板老远就热情招呼：“来，里边坐，水担笼门口
随便搁。”

20世纪 80年代末，随着自行车普及，年轻
人用自行车出泥峪川走 312国道往集上运沙
果，虽然多绕十几里路，但比用肩挑省力多

了。老人不会骑自行车，继续用扁担翻鹿角沟
岭往黑龙口挑。

随着人们对生存居住环境要求的不断提
高，2000年后，这些祖辈居住在粱家台、王沟、
孙家院、河沟、乔沟，居住条件差的村民陆续迁
走，土地荒芜，这些沙果树因无人管理，缺肥以
及受野树的影响，也随之枯死。近几年，在这
里难以寻觅到沙果树的踪影，更别说能吃上沙
果了。从此，黄鱼沟顶盛产沙果将永远消失在
人们的记忆中了。

事如烟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残 荷 与 生
□曹延鹏

公司临近处有一个古香古色的公园，深秋
浅冬，公园里少有人迹，极目而望，枯枝如骨，
败叶如帛，素极而华。唯独这片湖里别有一番
看头，水面近处漂浮着大大小小红透了的枫
叶，不远处的石亭石桥下就是一堆好似墨画般
的残荷，之所以叫它残荷，是因为已经丝毫看
不出有半点冰清玉洁荷花的神韵，残缺、枯黄、
凄冷，铮铮然，就是溅落了的一池风骨。

在这样的季节里，站在湖边会蓦然感觉到
周围莫名的宁静，没有往日熙熙攘攘的人群与
孩子们的嘈杂打闹，满眼的繁华早已消逝，荷
花早已不是这里的主角，空旷的水面时而飞过
几只水鸟，溅起点点涟漪的影子。一泓枯梗残
荷，傲立成孤帆清影，像深秋里一杆挺立的旗
帜，临风屹立。有些莲叶依然还残留着几分
将退的绿色，簇拥着享受这一天中最后的一
抹暖阳。在夕阳晚霞的映衬下，零落的莲蓬、
倾塌的荷叶，与周围的一切并无丝毫违和
感。相反，与远山交相辉映，影影绰绰，呈现
出的是一种中国的古典孕育之美，半是静默，
半是禅意，亦是一幅柔美的山水画，形销骨立
的枯荷，疏影横斜。或是看得入了神、迷了
眼，我幻想着眼前夏日里这片碧波荡漾的湖

里，荷花开得正盛，硕大的荷叶连成一片，接
天莲叶，朵朵粉中带白的荷花亭亭玉立，像一
个个粉饰的佳人在风中翩翩起舞，朔风吹来，
荷香沁脾。湖水里成群的红色鲤鱼，在细长
的荷梗间自由穿梭，偶尔飞来的几只蝴蝶，屹

立在荷花浅黄的花心之中。就像白朴在《得
胜乐·夏》写的“酷暑天，葵榴发，喷鼻香十里
荷花。”……虚幻而又大气。

这似乎是只有中国人才能懂得的，由一种
植物演绎的两种极端美。与繁华相接时香而
不艳，美而不妖。季节更替，当生命临近末了，
又表现出一种不折不挠的涵蕴。然而，相比这
盛极一时的“别样红”，我觉得此时的这满池残
荷更有韵味和神气，纵然凋零，依旧在水中，摇
曳出浅冬的风情。此时的残荷就是主角，凋零
的凄美又孕育着新生。虽然枯黄但仍能看出
细致分明的叶脉，一半入水，一半已经定了型，
犹如一张黄褐色的宣纸古画，静静地伫立着，
不失分毫大气，将生命尽头展现得淋漓尽致。
领悟着残缺之美，我似乎感受到了生的力量，
在繁华与颓败之间，荷极尽地演绎生命的不同
阶段，在嘈杂与寂静当中，又展露着别样风韵，
似乎在告诉世人，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蜕变成
生命的底色，只落下一种本真的存在。

不觉间有一种感动在心中蔓延开来：残荷
无言，却是另一种生命的记录，从繁杂走向简
单，从喧嚣退到宁静。残荷，孤寂亦清欢，寥落
亦风华。

过 往

再次踱步黄河岸边，眉宇间的那条线终
于舒展开了许多。说物是人非有点太过，但
已是别样风景却也是名副其实。很多记忆总
是会随着时间的拉长而渐渐消泯，但总有些
记忆像刻在了骨子里，难以忘怀。

曾卧床听风雨，铁马冰河皆入梦；曾夜入
阑珊，摘得星辰满袖行。在那个爱做梦的年
纪，有些潦草地结束了大学四年生涯，结识的
朋友重归人海后，从此我们都有了新的开
始。当时奔赴新环境的心急如焚好似忘记了
忧伤，作为过往的回忆，现在回味起来，不免
泛起丝丝怀念。

在黄河岸边生活的那四年，是成长的四
年，也是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四年，学会了从此
安身立命的技能，也懂得了些许的人情世
故。但也有些苦不堪言的日子，春日里的沙
尘暴、夏日里的炎热、秋日里的萧条、冬日里
的严寒，都让我们抱怨不断。可对土生土长
的西北孩子而言，可以看到黄河汛期卷着滚
滚泥沙奔流不息，可以乘坐羊皮筏子在水上
肆意，可以骑行几百公里去看大草原，这些都
让我向往不已。

西北气候虽不比南方温润，却用它的豪迈
影响着每一个西北人，影响着我的父辈、影响
着我，以至于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我可以感受
到自己逐渐成长，遇事坚定，并一往无前。麦
家老师说：“潮落之后是潮起，你说那是消磨、
笑柄、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这句话
我以前也时常念叨，可内心的坦荡却远没有
言语上来得痛快。回望过往，每一段潮落都
会让我深感忧伤，每一段潮起都会带给我些
许胆怯。十字路口有过犹豫和彷徨，没有所
谓的英雄主义，只有在路上不断砥砺前行。

旧的结束，就有新的奔赴。青春不可追，
也许岁月会在某天再重逢。结束了上一个四
年，又迎来下一个四年，人生的路只不过才经
历了二三片段而已，路不算长，但回望走过的
每一步都算数。感谢过去坚持的自己，更感
谢过往人生中遇到的每个人，虽当时未能好
好告别，但仍需以敬畏之心迎接未来。

□□刘笑阳刘笑阳

□
罗
锦
高

你
的
幸
福
在
家
吗

凡人生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秦永毅

最 宝 贵 的 东 西
下午正在家里修改文章，妻妹来了。妻妹

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常来串门。
“咦，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扔了？”经过垃

圾筒旁边时，妻妹惊呼起来。垃圾筒里放着一
袋三五斤重、品相不错的花生米。

提起这事我就来气。
记不清从哪一天开始，妻子突然就喜欢

上了网购，成天不是点击“确认购买”就是在
购买的路上——听各种促销直播，为下一次
购买做准备。

网购上瘾。随着时间推移，妻子的网购欲
望越来越强烈，常常情不自禁地买买买，手已
不由自主，明显陷入“跟着感觉走”的状态。家
里几乎天天都收到快递，有时一天收两三次，
放得到处都是。

曾经在朋友圈看到一些女同事“真想剁
手”的感慨，当时以为不过是一句玩笑话。现
在想想，这其实是网购成瘾者无奈地自嘲。

让人头疼的是，妻子只管买，却不太考虑
买回来后的相关问题，似乎纯粹是为了享受网
购的过程。就拿这袋花生米来说，不考虑家里
每天能吃多少，先买回来再说。快递收到后，
顺手往屋里一扔，等想起来时，才发现全霉了。

妻妹现在一问，我心中压抑已久的不满
“噌”一下窜了上来：“你姐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整天不停地买买买，不管需要不需要，不管有
用没用……买回来后，顺手一撇。等到坏了、
没用了，顺手一扔。把钱不当钱，随意挥霍，还
不让我说……”我越说越气，多亏妻子不在家，

要是在，说不定早就吵起来了。
因为生气，人虽然坐在电脑前，心却再也

无法静下来修改文章。气愤的我，甚至觉得这
日子没法过了。

正生闷气，忽听“嘭”一声，门开了，妻子回
来了。

憋着一肚子火，刚想向妻子发难，没想到
妻妹却先开了口：“下午吃什么饭？”妻妹的厨
艺不错且人很勤快，常帮我们做饭烧汤。妻
子说稀饭已经预约了，馍也熥上了，你随便炒
个菜就行。

“看这辣子水灵灵的，要不炒个辣子，好
吃。”妻妹看着案板上的辣子说。

“不炒辣子。你姐夫胃寒，不能吃辣。”妻
子说。

“这辣子不辣。”妻妹拿起一个辣子尝了一
下说。

“不，另炒一个。”妻子肯定地说。
“没事，一点儿都不辣。”妻妹继续说。

妻妹爱吃辣子，估计被案板上绿油油的辣子
吸引了。

“不行。对你来说不辣，对你姐夫就辣，他
一点辣子都不能吃。另炒一个。你想吃辣子
就单独炒一盘。”妻子坚决地说，没有任何商量
的余地。

妻子的话让我心里一热，一肚子的怨气瞬
间散了一半。

上高中时，我常常是开水泡馍，甚至泡发
霉的馍，结果把胃吃坏了。因为胃寒，我不敢

吃生冷辛辣，尤其是辣，一丁点儿都不敢吃，吃
了就浑身发热、心绪不宁，不仅无法静心写作，
而且肚子难受。

妻子刚才这段话，让我感受到了在她心中
的分量，既感动又温暖。

感动温暖之余，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些事情。
因为胃寒，导致消化吸收能力差，加上写

作太耗费能量，平时总是一副瘦骨伶仃、弱不
禁风的样子。妻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不
得明天我就能胖起来。

有一次和妻子吃鱼，正吃着，妻子忽然停
下筷子不吃了，说：“你多吃点。”妻子其实很
爱吃鱼。

还有一次，和妻子参加一个婚宴，那天的
梅菜扣肉特别合我口味，忍不住夹了一次又一
次。当只剩下最后一片肉时，我实在不好意思
再夹了，于是转动转盘，让它缓缓离去……忽
然，坐在我旁边的妻子迅速伸出筷子夹起那片
肉。我以为妻子也喜欢吃，谁知妻子却把那片
肉悄悄放到了我的餐盘里。妻子知道这桌菜
只有梅菜扣肉适合我，而桌子上相当一部分菜
品我不能吃。

生活中，这样的事儿还有很多很多……
想着想着，先前那些不满不知什么时候早

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温馨的爱和亲情。
“喜欢买就让她买吧，只要她高兴，大不了

多花点钱。不过以后要提醒妻子，尽量避免浪
费。和爱比起来，钱真不算个什么。人世间最
重要的是人，最宝贵的是情。”我想。

□□王栋王栋

白 鹿 原 葬 礼白 鹿 原 葬 礼
表姨离世了，表弟半夜给我拨通电话报了

丧。说人在老家走的，路途遥远，能回来还是回
来一下。我的祖籍在蓝田县白鹿原上，在我印
象中，上一次回原上还是 1999年，掐指一算，竟
有 24年没回过白鹿原了。匆匆收拾了些东西，
便同母亲驱车一路朝南而去，上了白鹿原。

表姨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后来父亲离开
白鹿原，在韩城矿上参加了工作，巧的是我表
姨、表姨父也同在这个矿务局，所以走得近，我
依稀记得八几年表姨一家子常到我们那个棚屋
里来坐。直到1990年，黄陵矿区建矿，我同父亲
来到黄陵，和表弟的那段来往告一段落。往后
的多年里聚少离多，直到近年在西安购房和表
弟又买到同小区，兜兜转转地又聚到了一起。

入秋的白鹿原上，树叶落了大半，孤零零的
几片残叶在风中摇曳，马沟村里远远传出的唢
呐曲透露着悲切之意。我听得出这曲子是《渭
水秋歌》，关中平原上若有白事，这曲子必会登
场，这人生的大事，要响响亮亮的。表姨的亲人
们在村口等了多时，接到我的母亲，寒暄几句，

便向家中走去，母亲从起步便开始一路哭泣，直
到灵堂。这是原上奔丧的必要礼数。

作为晚辈，披麻戴孝是少不了的，还得戴拖
地的长孝布。上香、磕头，孝子们还礼。起身看
到灵堂中间表姨的遗像，她面带微笑，一如昨
日，不觉心中酸楚，默默落了几滴泪。

白鹿原上的农村办场白事，都要靠乡党们
帮忙，首先得请执事，执事分得很细，有总管、看
客、礼房、茶酒司、厨子、地垒、水司、过酒、电工
所、大木行，总管负责过事的整体安排，一般是
由族里有威望的长辈来担当，另一个就是看客
先生，看客如同红事里的司仪，由本地懂文化、
懂礼节的人担任，看客主要是负责白事中的安
堂、迎村、迎礼、迎魂、稳主、三献、祭龙、路祭和
安葬等复杂程序。表姨葬礼上的看客先生60岁
出头，着黑布长衫，有条不紊地吆喝着，尤其是
三献仪式，在这个仪式中，不同辈分的人会朗读
不同祭文，表达对逝者养老送终、感恩戴德，整
套流程在看客引导下顺利进行。

都说十里乡俗不一般，白鹿原上的出殡和

黄陵这边就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出
殡时间。黄陵这边出殡往往在天不亮的时候；
白鹿原上出殡都是在正午时分，在出殡前就是
路祭，表姨入殓封棺后，乡党们将棺抬出门，出
门的时候，我又酸了一鼻子，到底是中年人了，
眼窝子浅了。路祭仪式的过程很长，表姨的棺
木放在门口，罩上丧轿，孝子们跪在两旁，焚香、
烧纸，看客诵读着表姨这一生的功绩，声音慢而
悲切，亲人们按辈分一一上前祭拜。

一套儒家礼节完毕，从县里剧团请来的几
位秦腔名家开始吼起来，这期间，村里的人都会
前来围着唱戏人听戏，唱得好了，众人们叫好。
客人们都在等待，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聊天，很
多人多年不见，在过事的时候难得有凑到一起
的时间。

起灵的时间到了，一挂鞭炮开路，唢呐响
起。看客高喊：“时辰到，乡党们，抬轿起灵！”身
强力壮的八个乡党将棺抬起向墓地走去，称为

“八仙抬灵”，孝孙手持引魂幡，孝子顶住火盆，
其他孝子们有捧遗像的、有持柳木棍、有抱金童

玉女的……浩浩荡荡地跟着送葬队伍。到了墓
地，孝子们跪在墓前，帮忙的乡党们把表姨的棺
木徐徐放到墓穴中。亲人们放声痛哭，表舅和
表弟哭得最伤心，也难怪，表舅是表姨一手带大
的，长姐如母，如今至亲离去，悲痛流露。

答谢乡党们，是这场葬礼最后一步。门口
棚下的流水席，白鹿原上待客很有讲究，席叫

“蓝田九大碗”，象征着九九归一，听老人们说
这最早是在唐朝宫里的宴席。披着红的表弟
端着酒把所有乡党们齐齐敬上一圈，以表示
感谢。席毕之后，把乡党们一一送走，这事基
本就算完了。

我很是惭愧，远离故乡的这些年里，这是第
一次让我感受到白鹿原上丧葬文化的厚重。“乡
党”一词，在这之前我以为只是一个称谓，如今
我算明白了，这是千百年来白鹿原上传承下来
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他们真正在践行着蓝田
《吕氏乡约》中的“患难相恤”“礼俗相交”。

白鹿原，一个响彻华夏大地的名字，一个继
承着中华民族礼仪的厚重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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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很纯粹的情感
体验，清淡浓厚，只有用平
常心去感受。幸福的主要
内涵就是爱和被爱，家家都
有父母之爱、夫妻之爱、兄
弟姐妹之爱，倘能以知足和
珍惜的心态去感知，幸福是
常常拥有的，就像小草和大
树，都有生命依托的土地，
去承受阳光的抚慰。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
中，往往有人身在福中不知
福，用攀比的目光盯着别人
的幸福，从而忽略了自己身
边的幸福。以他人幸福的
尺度衡量自己，觉得低人一
等，且不说心生失落的灰暗
蒙住了自己的眼睛，还蒙住
了自己的感受。

身边一对孪生姐妹，年
纪都有四十五六，不光长相肤色、个头胖瘦酷
似，连说话的声腔语调也如同一人。

姐姐算是白领阶层：捧的是银行金饭碗，
工资高、奖金多，让人羡煞眼，工作轻松又惬
意。其夫是一个公司老板，别说家里日子过
得如何阔绰，单看那别墅似的住宅，就足以让
妹妹咋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姐姐。

姐姐闲得无聊，也懒得去上班，一天到晚
不是逛街买衣服，就是一头扎进麻将堆里；妹
妹的日子过得也不赖，只是心理反差太大罢
了。妹妹在子校教导处当职员，月收入四五
千元，丈夫当厨师，单位散伙下岗了，但还算
幸运，很快又找到了新工作。这些年，虽说下
岗，可他从来没有扔下锅铲炒瓢，一直干着老
本行。工资多少且不论，反正没丢过厨师饭
碗。妹妹去姐姐家一次，心理便失衡一次。
心里不好受，便拿丈夫撒气，觉得丈夫这儿不
顺眼，那儿不如意，有时感到他简直龌龊不
堪。哪像姐夫进出有车，人模人样多风光。
然而，每当她发脾气时，丈夫总是嘿嘿一笑，
说：“各有各的活法嘛！”她往往横过去一句：

“你光会做饭，还能干什么？”对方却装着没听
见，只把那菜刀剁得震天响。

过罢年，妹妹又进城去姐姐家。姐姐家吃
的、喝的、金银首饰，着实让她眼馋，羡慕的话又
到了嘴边：“我姐夫就是能行，让你享清福哩。”

“傻妹子，没有人，这些东西顶啥用？他
的心早跑了，男人的心不在家，还算是家吗？”
姐姐刚才还笑容满面，眨眼就阴郁得要下雨，
姐姐抓住妹妹的手就像抓住救命草一样，哀
伤地说：“我该怎么办？”妹妹感到太突然，原
来姐姐把这事一直强压在心里不愿吐露，怕
被人笑话。妹妹这时才恍然大悟，名存实亡
的婚姻，靠这豪华住宅、锦衣玉食维持，算得
上幸福吗？

从姐姐家回来，也许是坐车累了，躺在床
上就打起瞌睡，等她醒来时，丈夫已把饭菜做
好，热气腾腾。平时不打眼的丈夫眼下却异
常可爱，加之内心的愧意，她的泪水已模糊了
双眼。丈夫看她无缘无故地掉眼泪，忙问哪
儿不舒服，她笑着说：“我是高兴，是高兴得哭
啊。”丈夫以为是女人到了更年期，喜怒无常，
也就不再过问。她擦干了泪，再看看房间四
周，摆设与平常没什么两样，却显得格外明
亮，这才明白被家人关爱，是多么的幸福。

原来幸福就在家中，只是平时没有感
觉到。

如果你的感受被他人的幸福挡住了视线，
那么你的心灵就会常常隔在门外游移不定；一
旦你从身边感受到了点点滴滴的爱，你就会明
白，其实幸福就在家中，哪怕是给家人端一碗
饭、倒一杯水，都会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临近年关，春雨却犯了难：主任家去是不
去呢？

去吧，年终一番挥霍后，口袋里的钞票所剩
无几；不去吧，主任那一张阴森森的老脸，还是
让她不舒服。最后，春雨一咬牙，决定还是去！
若不去，正月里一上班，这一关是不好过的。

春雨大学毕业后，在单位已经五年了，不算
老员工也不是新员工。虽说是理科女，却是一
肚子的诗情画意，喜欢舞文弄墨，业余时间沉浸
书海，也创作灵动的诗歌散文，竟然被公司管行
政的领导相中，准备用这个才女，先借调到办公
室，干一段时间，再办理正式手续。结果，人力
资源部的借调手续到了单位以后，被主任悄悄
地压了下来。两个多月以后，公司办公室主任
见到春雨说：“怎么不见你来办公室报道？”春雨
一脸懵圈。“单位没有通知你？你没见到借调
手续？”春雨瞪大了眼睛，连忙跑去找主任。主
任腾云驾雾般，先是“谁？嗯！呀……”打了一
阵子官腔后，才字正腔圆地说：“年轻人还是多
在基层锻炼锻炼，有好处嘛，咱们单位目前还是
缺人的。”眼神却是躲躲闪闪。

春雨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真想冲上
去一把抓破主任那张脸，人却定在原地，眼泪
在眼眶里打转，颤抖着说：“你不是在单位月总
结会上曾公开讲，我们单位已经超员，有意向
去其他单位的绝不阻拦？”“我讲过吗？再说
呢，此一时，彼一时嘛。”主任摊开双手，不怀好
意地笑着。

原来，春雨所在单位是公司相对比较好的
地方，员工还是想尽办法来这里上班，人员早就
满满当当。但是想去更好的部门，就要先给主
任意思意思，否则，老江湖会给你打一阵子八卦
太极拳，就是不松口放人。可惜春雨书生意气，
感觉只要把工作做好就是对单位、对主任的最
大贡献，而且有好几次，她都没理会主任发来的
暧昧信息。

从此以后，主任就有意无意地给她穿小鞋，
念紧箍咒。

所以这次，春雨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改善一
下与主任的关系，最起码，让他以后不要再刁难
自己。

正月初三，春雨备了一份礼品，敲开了主
任家的门。主任满脸褶子笑开了花，一边热情
地接过礼品，放在厨房门后面；一边嗔怪道：

“春雨呀，来就来啦嘛，还拿什么礼品。”落座眼
见茶几上水果、坚果、饮品一应俱全，春雨品了
几口红茶，说了几句拜年祝福的吉祥话，便要
告辞。主任却转身进了小卧室，拉出来蓬头垢
面、正在埋头打游戏的儿子说：“快，快叫阿姨，
给阿姨拜年！”望着比自己还要高大、比自己小
不了几岁的主任公子，春雨惊掉了下巴！“阿
姨？拜年？！天哪——”压岁钱呢？春雨慌乱
中，搜遍了口袋，幸好在裤兜里扣出来买礼品
剩的皱巴巴的五十元钞票，怯怯地递了上去，
主任儿子翻着白眼、满脸不高兴地接住，转身
回卧室继续打游戏。

春雨知道这点压岁钱根本拿不出手，甚至
显得寒碜，但是主任的儿子比自己小不了几
岁，怎么就叫她阿姨了？再说了，天地良心，她
口袋里就剩这么多了。

春雨匆匆转身逃离主任家，都不记得主任
临行前笑眯眯说了些什么话，耳朵里嗡嗡作响。

初七收假后，单位收心会上，主任把春雨美
美地表扬了一番，甚至把去年别人的功劳业绩
都算在了春雨身上，当然忘不了把没有去他家
拜年的员工热嘲冷讽了一番。

会后，主任托人事捎话，让春雨来他办公室
一趟。主任在抽屉下拿出一张借调手续说：“年
前忙得没顾上，公司办公室又要借调你，年轻人
嘛，就是要不断进步，我也是想成人之美，你下
午就别来单位了，去公司办公室报道。”

春雨捧着盖戳的借调手续，心里五味杂陈。


